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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噼哩啪啦——”天井寨突然响起了鞭炮。村民们好奇地打听着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响明死了？不可能吧——

响明是清早去恶亮坡砍树的，早饭也没回来吃，中午了还不见人影，响明的

婆娘觉得有点不对头，赶忙去找，发现响明死在山里。按天井寨的规矩，死在外面

的人，放进屋会冲撞家仙，只能停在死者的院坝里。就这样，响明的尸体放在用两

张长条凳架着的门板上。

寨子里死了人，算得上“今当大事”。人死饭甑开，不请自然来。寨子里男

男女女全放下了手中活路前来帮忙。德满是村支书有着寨老的权威，背着手站在那

里指挥谁谁去买老衣，谁谁去买棺材，谁谁紮灵堂……因为响明死得突然，死者的

衣物棺阁什么都没有准备。

 “寿衣买不到就用二竿子那件，将就点算了！”见气氛紧张，有人开了句玩笑，

可是没人有这个心情接下去。

二竿子说：“前几天，我到老娃洞那边撵肉，听到洞里有哭声，知道就要出事，

没想到真的出事了。”撵肉就是打猎，因为猎物是肉类，天井寨人就直接叫撵肉。 

“万一出事的是你哩？”有人答了二竿子的腔。

“他一天到黑穿着寿衣，早就作好了死的准备！”话题转到二竿子身上，人

们便来了兴趣。

“你信他塞窿洞（乱讲），老娃洞早就封了，怎么还能听到里面有哭声。”

有人批驳二竿子。

“和你们讲不清楚，不信就算了。反正我人一个卵一条，有好大事哦！”二

竿子自讨没趣地走开了。

此时，还有一个忙人就是李半仙了。李半仙一边磨剃刀一边数落着：“我天

天讲你们，你们就是不听，这回兑现了啵！进山砍树连山神土地也不敬，得罪了山

神，你们看到了后果不？”李半仙磨剃刀是给亡者剃头。二竿子听李半仙的牢骚心

里不舒服，在旁边嘀咕：“叫花子当官神气十足。”

李半仙假装没听见，继续发号施令：“小军，你邀两个伢崽去井边抬一桶水来。”

“有自来水哩！”小军答道。

“你们年轻人什么也不晓得，”李半仙叹道，“给亡者剃头、洗身的水要净水。

三人为众，阳气重火焰高，邪魔小鬼才不敢拢身把水弄脏。”

李半仙见小军他们几个年轻人去井里提水，又大声扎附：“还要带面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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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怕敲锣！”接着又安排明花妈去烧水。明花妈熟门熟路，也不听李半仙下文，直

接去响明家火铺上把铁三角撑架拿起来，顺手取下一口铁锅，来到院坝。把铁三角

撑架颠倒放起，架上铁锅，在锅里放点茶叶、松柏叶……

李半仙神情严肃，点三炷香，烧一叠纸，手执剃刀在蹚刀布上连蹚三下，大

声唸道：“帅字旗上蹚了刀，孤魂野鬼四处逃。”接着给亡者晌明剃头，从头顶往

下剃，剃一刀大声封赠一句。

“剃一刀，六根除尽，极乐世界乐逍遥！”

“今日把头剃，发子又发孙，大吉又大利！”

……

我慢慢地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湘西真的就这么神秘？我虽然不相信，但

看着李半仙肃穆得有些阴森，也不由有几分惧怕起来。

响明的女人悲天呛地哭喊着：你这个昧良心的啊——你怎么丢下我俩娘崽就

一个人走了啊——要走我们一起走啊——

听到响明女人的哭声，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下了泪水。

有人便劝道：莫哭了，哭也哭不转来了！你要好好保重身体！

一位在场的大妈，看样子对入棺的套路比较熟悉，安排着找丝线、纸钱什么的。

等她闲下了来，我悄悄拉她到一边问个详细。

大妈得知我是从北京来村里工作的村支部副书记，惊诧道：“怎么你一来就

遇到这事，兆头不好啊，今后要小心点哦！”

“怎么？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我虽然不相信迷信，但听大妈这么一说，

也警惕了起来。

大妈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我说了，几十年了，隔不上几年，也差不多都是

在这个季节，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死了，这样前前后后死了不下二十个了，想不到

今年落到响明的头上。可怜啊，响明的崽还小啊，怎么长得大哦，大妈抹了一把眼

泪，又说道，下一个不晓得是哪个哦！

我锁着眉竖着耳听着：隔不上几年都要死一个？

不是年年都这样，只是隔不了几年又发生一回，而且都在这个季节。大妈讲

得绘声绘色的，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每年的这个季节，都会有不少专家赶来，

钻进我们这个海拔两千米的天井寨。那些戴着眼镜的城里人皱着眉头，在本子上涂

涂画画，然后又陆续地离开。五六年前吧，北京的专家来了，说可能是喝生水、喝

酒什么，导致死亡的。村子里的人不喝村子里的水去哪喝？几辈人都喝了又不见个

个都死得突然。再说了喝酒也是一样的，天井寨的男人哪个不喝酒，又没见喝酒的

个个都死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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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大家相信李半仙说的，是进山砍树得罪了山神。大妈说安一次山神，

真的要太平几年哩！

外界都说湘西神秘，也不至于神秘到这种程度。我找到德满支书，说死者响

明不要马上下葬，找北京的专家来解剖后再下葬。

德满支书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老话讲鬼都怕恶人，吃得两碗饭还怕得罪

你山神还地神哩！”

“这里面肯定有原因！”我说。

“原因就是来了扫把星。”德满支书说。我不懂德满那话的意思，可村民们

听得懂，知道德满支书对我的到来不满。

“专家也来了不少，就是揭不开这个谜。”见德满支书话说得这样蠢，一位

老汉转了个湾。

“当年的水平差。现在水平高了！”我说：“我想从解剖尸体入手，会很快

弄清真相的。”

“死都死了还要开肠破肚，响明的婆娘会答应？”

“你是老支书做做工作吧，为了大家生活得自在轻松些啊！”见我还没正式

上任就安排德满老支书的工作，德满支书更加不满了。

“老话讲，女人家的裤子没开岔。女人家劝女人家，好讲话点，你劝吧！”

德满支书当几十年的村干部，算得上是老江湖了，不相信我一个黄毛丫头有什么本事。

我走过去扶起响明的婆娘：“大嫂，莫哭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

“妹子唉——我怎么这么命苦——我上辈子得罪了天还是地哦！”响明婆娘

拉着我的手声声泪句句情，很是凄切。

“这样的，我想找个法医来看看，是不是有人害了你的老公。”

响明的婆娘马上止住了哭声。我接着说：“你想，你老公好好一个人，怎么

突然就死在山坡上了呢？”

“是哦！”响明婆娘突然清醒了：“是的，肯定是哪个狗日的放毒。要不是

我家响明好好的，怎么突然会出事？”

“你相信我，我从北京找人来。害你老公的人一定会被揪出来的！”

“妹子唉——”响明婆娘突然跪在我面前。我一下子不知怎么办，旁边的几

个村民过来帮忙才将响明婆娘扶起来。

听说要给响明开肠破肚，响明婆娘又有些犹豫：“算了吧，我认了，人都死

了就莫作孽了。”

“你不觉得冤吗？好好一个人，说走就走了！”停了一会儿，我又劝道：“今

天是你老公，明天就不知是谁遇上了？”



女大学生村官

- 004 -

“哪个遇上我不管，反正我家响明是再不会遇上了。”

“你家响明是遇不上了，但你家还有叔伯兄弟咧！还有你咧！”站在旁边的

二竿子搭白道。

“你是咒我全家死绝是啵？你不得好死！你好话不讲，你放你狗屁！你寿衣

都穿了，你是活不得几天了……”见响明婆娘生气了，二竿子马上走开。二竿子见

城里人穿睡衣，是没有扣子的那种和服，他也买了件，可他买错了，买了死人穿的

衣服，天井寨人叫寿衣。一天吃过晚饭，二竿子穿着新买的“睡衣”到村子里转一

圈，吓死了大家。原来他穿的是寿衣。

“大嫂，反正人都死了，还是把死因弄明白吧，不留遗憾。如果在城市还要

进行火化哩！再说了，活人有病还不是一样的要开刀。”……我进一步做响明婆娘

的思想工作。慢慢地响明婆娘最后同意了。

北京来的专家解剖响明的尸体，响明婆娘没敢去看。村子里的人也不让响明

婆娘去看。专家将响明肚子里的一些东西割下来后，分别用几个玻璃瓶装着，又给

响明肚子缝上。

五天后，响明的葬礼举行。响明七岁的儿子在大人的牵引下，朝着道司们设

置的灵牌一一作揖。夜深了，响明的儿子有些瞌睡，忘记了作揖，站在旁边敲锣的

二竿子用锣棒戳一下孩子的屁股，这才记起作揖。作揖时一弓一弓的，俨然一个木偶。

响明下葬一个星期了，给响明解剖尸体的专家们还没反馈什么信息来。村民

们的猜疑又多了起来，一时间，李半仙说的那个得罪了山神的说法，可信度又增加

了几分。

我初来乍到很有新鲜感。在村寨中乱逛。听到的全是鸡鸣犬吠。我把手机接通，

让妈妈在北京那边也听听。公鸡打鸣是报告时辰，而母鸡的聒噪是向主人炫耀它的

贡献——一只新蛋。最勇敢的是那只大黄狗，它以为发现有生人来了立了功，它得

意的一阵狂叫，便引来整个村寨“汪汪”一片。此时的主人——村主任余志远并不

领情，余志远一脚踢去，大黄狗哀鸣着跑开了。

多么美好的一幅山水画：花阶路彩带般将一栋栋吊脚楼织在一起，织出一个

错落有致的村寨，又将这个村寨牵向山外。我突然冒出一个不祥的念头，万一哪家

失火怎么办？这一栋连一栋的全是木房！

突然又自个安慰，人家就这样过了几十上百年，不也好好地吗？ 

狗声渐渐息下，牛叫马嘶声传来。牛只轻轻地哞叫，声音轻柔空旷，那是在

呼儿唤伴。马嘶却高昂悠远，特别是膘肥体壮的公马，吃饱了嫩草喝足了山泉，此

时闲下来，便亮开嗓子吼上两声：嗬嗬嗬———哗哗———，高昂的底气充沛的长

调，让那些毛皮光滑眼睛水灵的小母马颤颤地停下咀嚼，寻声探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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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吃饱喝足后躺在圈草上哼哼，那种懒散而满足的声音只有在圈边才能听到。

贱狗——回家了——母亲扯长着嗓子呼唤未归家的孩子，是天井寨另一组最

亲切的声音。呼唤的是乳名，尾音拖得长长的，在天井寨上空回荡，声波冲上山峦

又折回来，不屈不挠地扩散在天井寨的每一个角落。这也是天井寨的希望所在。

从我毕业这届开始，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

均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其实，我的父亲是公司老总，进他

的公司是分分钟的事。可我不想到企业去工作。我们同寝室的尹竹梅、甘静仙和苏

博雅“四朵金花”一起考大学生村官。两年后，再考国家公务员。苏博雅不想到农

村去工作，心想，读大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如果想当村官不上大学同样也能当，

但碍于我的热情，她也一起报名参加了大学生村官考试。最终，除苏博雅没有考上

外，我和甘静仙尹竹梅都考上了。其实，尹竹梅和甘静仙也不想到农村去工作，她

们的亲人朋友没上大学，当村干部的大有人在。甘静仙的爷爷只读过小学三年级，

当村支书都当了四十多年。她们更不想到企业打工，村子里那些儿时伙伴没有上过

大学，现不都在企业打工吗？在毕业招聘会上，好几家外资企业想招聘她们，当然，

条件待遇也不差，但是她们不想去。她们想考国家公务员，这或许是长期生活在湘

西大山里的思维吧！我考虑过在北京工作，妈妈也想要我留在北京，父母就我这一

个独生女儿，舍不得我离开。但我想到农村去看看。爸爸妈妈极力反对。说大家现

在都往外发展，都想办法离开大山，你还要跑到那里去？

我觉得自己还年轻，先闯闯再说。我要到农村去，特别是湘西，那里充满神

秘色彩。更何况现在又有政策规定大学生到农村去任村官，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信

心。其实，我对农村并不了解，知道一点点就是来自于陶渊明的诗，另外，我还从

网上看了一些湘西农村的一些情况。

“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你会觉得自己浑身充满朝气，经常和老年人在一起，

你会觉得自己很颓废。人只有在不断对抗中才能取得进步，如果整天和‘臭棋娄子’

下棋，其结果只能是自己的水平越下越臭。”我爸爸说。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早就知道了，我现实着呢。” 

“那你男朋友怎么办？我知道马诺林是不肯和你去农村的。” 

“马诺林学的是应用化学，他到农村去没有什么作用，他还想出国深造。” 

“你怎么不和他一起到国外去呢？咱家里又不是供不起。你们相隔千里，现

在人的情感是经受不住距离考验的。” 

“什么意思？”我似乎只听懂半句，接着说道：“马诺林若真爱我，就不会

因为距离而疏远我，如果因为距离他移情别恋，那种情感我宁愿不要。我们相隔千

里，也算是对我们恋情做一次考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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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随时可以回来，至少我在这儿。不过，不要弄得遍体鳞伤才回北京。”

爸爸说。

我和马诺林商定，三年后，他从国外回北京，我从村里回北京就结婚。

村口是片石砌成的巷道，巷道的口子就是村口。片石上青苔斑驳。颇有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这里发生过战争。德满支书说，那是侗人反清的战争，这段记

忆已被埋藏在这莽莽群山中，只有好事者还能从《县志》中找到。立在村口的那座

残败庙宇，供着的泥塑菩萨还有些新，是村中有些人觉得不顺，求助于菩萨，给维

修的。那应该是在破四旧时砸毁的。

我不自觉地做了一次深呼吸——多爽！我对在北京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厌恶，

但那种使人喘不过气来的生存压力，和那“水泥森林”的生活环境，使人想逃逸。

更何况到天井寨来是担任村支部副书记，村官再小也是官啊，有同学曾开我的玩笑

说，村官是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当年陈永贵不也就是从村支书一步步上去当上了

国务院副总理吗？我明白这是调侃，也算是对我的安慰。我现在感觉到的是山花带

来的馨香，鸟儿带来的欢快，这里是天然氧吧，在全国是不多见的。我突然想起陶

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

苞谷种在苞谷山

阳雀叫来好心伤

要像阳雀成双对

别像阿妹身打单

……

采茶要采大山茶

玩耍要玩十七八

山茶花开有人采

妹唱山歌无人答

……

歌声从山梁上飘来，我循声望去，女孩穿着一身红，虽然我没有看清，猜想

女孩应该穿着连衣裙。我来的时候，母亲不准我带裙子，说大山沟的，到处全是柴

草刺蓬，随时都会将裙子挂住。我觉得母亲讲得有道理，也就依了她。

我打开手提电脑，要将这愉快的心情记录下来，写在自己的博客里。刚上

QQ，发现班上群的头像在闪动，这是大二时建的班集体群，三不三同学们都会在

这儿聊两句。哇，大部分同学们都在。

同学们围绕邓道理发的一组照片在讨论，照片是同学们毕业前夕用墨水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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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写在床单和被罩上的标语：

“这年头要速度，不然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念了十几年书，想起来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啊！”

“哥们静静地走了，正如哥们静静地来了，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碟 A 片！

别了，淫友们！别了，狗日的大学。”

“我以为我颓废，原来我报废了！”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兄弟们，等我当上皇帝，我一定

封你们为太子！”

……

看着这些花样繁多、极有创意的标语，我觉得挺新鲜的。记得毕业那天，室

友尹竹梅因为与男朋友林子凡闹意见，情绪一激动，拿起宿舍仅剩的三个热水壶往

窗外扔了出去，随着热水壶跌碎的清脆声响，她用尽力气大喊道：“林子凡，我操

你妈！”

我不好怎么劝尹竹梅，开着玩笑说道：“你这发泄一点创意都没有。”

尹竹梅突然扯开自己的上衣：“老子要去裸奔，这有创意了吧！”

我马上拦住尹竹梅：“使不得使不得，我的姑奶奶，千万别，我是开玩笑的。”

“我把我的脖子挂树上去，这个创意可以吧！”

听尹竹梅这么一说，室友们都笑了起来。这下把尹竹梅也逗乐了！

离开陪伴自己四年的大学校园，真有些舍不得，心中空得像一只空着的塑料袋，

轻飘飘的，一阵茫然无措的恍惚。看着漫天纷飞的垃圾和锅碗瓢盆，我忽然觉得挺

悲壮的，觉着自己就跟一即将奔赴刑场的侠士一般，面露淡定的微笑，看淡生死，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再过十年二十年，老子依旧是条好汉。

很多同学这才觉得，虽满腹理想，但一无是处，只是碌碌无为人群中的一员。

幸好青春还在，有了青春一切都可以化解，一切都还有希望，青春这碗饭仍是饥饿

时的一个挺美好的救济品。

因为明响的葬礼，耽误了迎接我到来的仪式，德满支书说一定要补的。时间

定在了今天下午。说隆重，就是村子里除来了领导外，少有这样的场面。说简单，

就是吃一餐饭，而除了一个火锅几个小菜外没别的东西，参加的除村支两委班子成

员外，还来了几位党员代表和各组的组长。德满支书举着酒杯：“我代表村支两委

和一千二百六十五名群众，欢迎北京来的蔓雪同志，来，这杯酒干了！”说完，德

满支书一口将杯中的酒喝了个精光，然后看着我：“办酒容易劝酒难，第一杯一定

要喝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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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书，我真的喝不得酒！”我将酒杯放到嘴边眉头就皱得像麻花。

“喝不得酒怎么开展群众工作？”

“农村工作就是在酒席上开展的！”

“吃饭没喝酒，等于是喂狗。”德满支书说到这大家都笑了起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劝我喝酒。

我一扬头，一口就干了一杯。赢来了一片掌声。我顿时感觉是一股火从喉咙

烧到肚子，脸立马被烧得通红。

“白酒红人面，黄金黑人心。没事的，没事的，快吃筷菜！”德满支书看了

看身边的我说道。

我吃了一筷菜后对酌酒的村长余志远说：“再给我倒一杯，我敬大家！”

听到我这话，大家鼓起了掌。

“妹子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打无准备之战。慢慢来，时间还长着，今

后再敬！”老共产党员秋香说。

我心里明白，通过喝酒能融合大家的关系，便举起手中的酒杯：“这杯酒敬大家，

初来乍到，今后请大家多帮助，多包涵！”说完一口喝完杯中酒，又赢来一片掌声！

我扯了扯身旁的秋香，要她陪我去洗手间。这时我已是头重脚轻，靠在秋香

身上才走得了。

在天井寨，家家户户的厕所都建在房屋后，在水塘边，在乡间小道旁，可谓

遍地开花。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茅草围四边”，有的厕所里的便池就地挖个坑、

踏脚的是两块砖头，有的是在地上埋个大缸，再在缸上搭块木板，据说有的人如厕

时曾经掉下去过，险些丧命。还有就是满目脏臭，从初夏到深秋蛆虫乱爬。夏天进

厕所气味都熏眼，到了下雨天，粪便到处乱淌，根本无法上厕所。总之，大多简陋、

破烂。有的农户家粪便没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在屋边的水塘里，水塘的水已经发

绿。由于厕所外面垃圾满地，厕所里到处都是粪便、便纸，苍蝇嗡嗡乱飞、白蛆在

地上蠕动着，简直让人无法下足。不仅污染了水源，还孳生了蚊蝇，传播了疾病。

“阿姨，你进来一下！”我在厕所里弄不清怎么个蹲法。

“你这妹子啊，真是大城市来的，怎么方便就怎么蹲吧，要不上厕所又叫方

便呢？”我觉得秋香说话挺有味的，我笑了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就这样！”秋香站在那示范一下才让我去。

回到餐桌旁，我头一歪，倒在秋香身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秋香一边扶我去

休息，一边唠叨着：“你怎么这么傻，毛主席早就说过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

走。你怎么硬拼哩！”

关于我住哪？村支书德满和村长余志远意见不统一。德满支书要求我住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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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那里有房间有灶台。余志远的意思是住在明花家，明花也是大姑娘一个，又是

高中毕业生，和她住在一起有个伴方便些。其实，我是德满支书从镇政府接来的，

在镇政府的见面会上，对大学生村官到村里来工作，镇党委书记提出了三条要求，

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村里要关心这些大学生村官的生活。但德满支书觉得，我既然是

到村里来工作，又不是作客呆一天两天就走，长期住在村民家中不方便。听起来是

有道理。其实德满支书还有另外一种想法，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孩子，能做什么

事，让她吃住在村部，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比如打打字，整理一下内务，清理档

案什么的就行了。

余志远的想法自有他的道理，一个北京大城市里的大姑娘，到湘西大山里来，

不容易。会不会做饭还难说。半夜猫头鹰叫起来，吓就要吓死她。再说了，一个大

姑娘一个人住在村部里，哪个小伙子起了歹意，把姑娘给糟蹋了怎么办？听余志远

这么讲，德满支书来气了：人家是副书记，是来逼德满让位的，那是观音娘娘的 B

哪个敢日！见德满支书这么固执，余志远也不好再坚持，留下一句“你安排”转身

就走了。毕竟德满支书是村里的一把手，况且余志远还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小蔓——小蔓——蔓雪——”叫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是德满支书在叫我。

德满叫了小蔓两声后觉得有些不对，这是在挖苦自己，便叫我全名了。因为天井寨

人叫小叔子也叫“小满”。德满支书将手中的钥匙抖了抖：“刚才‘村支’两委研

究了，你住在村部，这是房间钥匙。”我木然地接过钥匙，突然间才意识到自己不

是到天井寨来作客。

“这样的，你的床摆在村部，住还是住在村民家中去。”余志远说。

“为什么？我习惯一个人睡觉！”我很天真。

见我懵懵懂懂的样子，余志远摇了一下头，扯了一下我的衣服说道：“来，

我带你到你的住户家去！”

我懒洋洋的嗲声嗲气地说道：“不是‘村支’两委研究的吗？怎么非要到村

民家中去住，和陌生人在一起不习惯哦！”

“唉呀，‘村支’两委你也是其中一员啊，怎么……”话到嘴边余志远不说了。

余志远突然用侗话骂了句：“这老东西迟早要让他下台才是！”

“什么？”我问。见余志远没有答理我，我又问道：“你说什么啊？”

余志远没有回答我，用头朝前点了点说道：“到了，就这家！”

一个头上缠着厚厚头帕的中年妇女正好在打扫院子，余志远迎了上去：“婶

婶忙啊！”我一时不知怎么称呼，只好微笑着点头，算是打招呼。余志远介绍说：

“这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村官，想和明花搭伴。”

“好好好，屋里坐。只不过条件差，从北京那大地方来看不惯哦！”



女大学生村官

- 010 -

余志远和我刚在堂屋坐下，一个红衣女孩闪了进来：“大村长，带着媳妇来

串门啦？”

“莫乱说，这是从北京来我们村工作的大学生村官，想借住在你家，还要你

多关照！”见红衣女孩进门，余志远立马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

“我说错了，是你的搭档哦！”

“你少阴阳怪气的好不好！”余志远瞟了一眼红衣女孩。

“大城市来的，住在我们家习惯啊？”

“没事，其实你们这地方比北京好！”我答道。我有些不敢相信，湘西这大

山里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姑娘，皮肤虽然没有城里女孩那么白，但是这种黑是那种健

康的黑，充满着一种野性的美。一米六几的身材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侧面看，没有哪

个部分是多余的。虽然没有炼过瑜珈，但比炼过瑜珈的人更具有女性的美。难怪从

湘西走出去的歌星宋祖英这么深得大家的喜爱哦！想到这，我又有些自信起来，自

己在这生活一年两年，是不是也变得像红衣女孩那样的美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昨天在山上唱歌那个是你吧？”我和红衣女孩拉开了话匣子。

“好吧，你们聊吧，我走了！”余志远走出门那一刻，红衣女孩突然说道：“真

走啦，你丈母娘不留你啊！”

余志远又折了回来，在红衣女孩的鼻子尖上捏了一下，咬着牙说道：“你啊，

我要吃了你！”

“哦，对了，我明天到县城去，你们没事的话一起去玩吗？”余志远出门的

时候说道。

“才不跟你去！”红衣女孩一边说一边站起来送余志远。等余志远走了几步后，

红衣女孩又追问：“明天几点走？就你一个人啊！”

“我一个人，和往常一样按三声喇叭你就来。”

红衣女孩叫明花，和余志远虽然算不上青梅竹马，但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

班同学。高中毕业后，他俩都考上了三本的分数线，但都没有去念。明花的父亲出

事后，母亲一个人劳动负担不起。余志远的父母认为大学毕业了也与没有上过大学

的一样打工。都是打工又何必费钱费时去读几年书呢？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还

在于学费太贵。天井寨一年的人均收入也就两千块钱，七七八八的开支去了以后，

没有什么余钱。余志远的父亲就给他买了台大货车跑长途。

我站在村前的一棵柳树下观赏着整个天井寨。都是统一的吊脚木楼，成梯队

形排开，一层一层地展现在斜坡上，构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柳树上贴有手掌大的

一张红纸，我凑拢去看了看，发现上面写着：“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

过往君子念一念，一觉睡到大天光。”这湘西真的神秘啊！这棵柳树是从小溪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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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缝中长出来的，溪水流得有些急，像一位匆匆赶路的过客。因为没有一丝风，炊

烟直直升腾，到半空中弥漫，村子像在画中，田野也像在画中。特别是天黑之后，

家家楼上的红灯笼亮起，伴随着狗叫声和蛙鸣声，真让人觉得是在世外桃园。在村

寨的边缘处，有一栋白色的砖房，是这个村寨中唯一的一栋砖房，砖房的主人叫牛

二福，是省人大代表。砖房旁是牛二福的大型养鸡场。牛二福的大儿子不肯跟着牛

二福养鸡，在外贩运木材时出了车祸。小儿子牛治邦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据说

在北京给大官当秘书。

村前小溪上的石头桥有三个拱因此又叫三拱桥，看上去有些古朴，如今已成

危桥，桥的两端被县安监局用水泥砖封堵了。县志上记载这桥是明朝修建的，但桥

上没有印记。桥头有一块空坪，那是用来跳傩戏的，实际是一块菜地，是德满支书

他们与龙姓人家共有的，一姓一半。他们两姓人共有的傩戏“咚咚推”已被例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便把那块共有的菜地腾出来跳傩戏“咚咚推”。

每年的春节期间，村子里不管是在外打工的还是工作的都会回到天井寨团年，

平时寂静的山村一下子就会热闹起来。九十七岁高龄的龙子明老人是傩戏“咚咚推”

的传承人，忙得脚不沾地。他说，他一大把年纪了，说不定哪天一觉起不来就这样

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但傩戏“咚咚推”无论如何也不能失传。他先把最难学的也是

最基础的舞步的走法教给大家。听说龙子明老人教戏，不光龙姓的学，村子里别姓

的也争着来学，就连外村的也来学，桥头的空坪都站满了人。

随着两声鼓点“咚咚”和一声锣点“推”而得名“咚咚推”，整个表演都是

在跳跃中进行，又称跳戏。傩戏“咚咚推”有广泛的娱人娱神的特性。神都是受人

尊重的，可是在傩戏“咚咚推”中，有一曲戏是神背着人四处行走，是在娱神。过

去跳“咚咚推”是为了求雨。据说，只要跳“咚咚推”就会下雨。现在不用求雨了，

国家投入蛮多钱帮天井寨搞了灌溉设备，种田是水旱无忧，不用跳“咚咚推”求雨，

只是为了娱乐。

二

在县城，明花拉着余志远往这往那。余志远只是跟着感觉走。和他俩在一起，

觉得我有些多余，偷偷地溜开了。我沿着步行街逛了一圈，觉得这里的东西什么都

比北京便宜，并且北京有卖的这里都有。我不明白，小城市有什么不好，怎么那么

多人非得要往大城市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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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闲逛到一家服装店门前，这里围着一大群人，一名女子站在凳子上用电子

喇叭高喊：“亏本大甩卖！”我发现里边有裙子卖，想着明花穿的裙子好看，便钻

了进去。

民族百货商城是县城最热闹的商城，那里平常热闹得不得了，更不用说今天

是周末。那场面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明花拥着余志远走到民族百货商

城门口，余志远有些怯步了：“我在这里等你行吗？”

明花挽紧了余志远的手：“别那么小气，我不要你掏钱，陪陪我就不行喽！”

明花紧紧地挽着余志远，可才走几步就被迎面挤来的人强行分开了，分开了

他俩还不说，还被别人骂：“讨贱，要亲密也别到这人堆里来嘛！”还没几步，余

志远右脚就被高跟鞋尖踩了一下，痛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余志远想没必要来受这

个罪，伸手去拉明花走算了。冷不防被打了一巴掌，抬头一看原来拉了别人的老婆。

明花偷着乐。挨着余志远的人也笑了起来。余志远尴尬万分，恨不得变成“土神”

缩进土里去。余志远吼道：“我不逛了，要逛你自己逛去！”

见余志远真生气了，明花说道：“我们去那边看看吧，那边人少一些。”

余志远朝明花手指的地方望去，心想那地方还人少，都人挨人了：“不去了

不去了，这哪里是逛街，简直是在集体自杀！”

“我们去买戒指吧，还有项链、耳环和手镯。”余志远说：“结婚这些东西

都不能少的！”

“你臭美，哪个跟你结婚！”明花假装生气地说道。余志远赔着不是：“好，

不买不买。”余志远发现明花嘴角扬起了一丝诡异的笑。

  他俩出了民族百货商城，没有去买戒指，逛了几个服装店。余志远发现明花

双眼发光地瞄准了一件衣服，凑了过去：“喜欢吗，喜欢就买！”明花笑了笑没有

说话。

“喜欢就买吧，要不了几个钱的！”余志远又说道。

  明花面带微笑摸了那衣服半天，余志远双手夹住衣服搓了搓说：“布料软软的，

穿起来一定舒服，快买吧。”

一旁的老板娘说：“这位帅哥真识货，这可是百分之百纯棉的。这件衣服是

我们店里的最新款式，一推出就受到广大顾客的欢迎，现在只剩这一件了，像你这

么好的身材穿起来一定很洋气！喜欢吗？喜欢就试试吧，不要紧的——我们店是独

家代理商，别的地方都没有——试衣室在那边。”明花进试衣室试衣。

明花穿着新款衣服出来了。老板娘夸奖道：“我说的是真的啦，你这身材这

么棒穿这衣服肯定漂亮啦！”然后装作无意间回头对余志远说：“你看你看，这么

漂亮，身材更突出了！这款衣服简直是为你老婆量身而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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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他老婆！”明花瞪了一眼老板娘。

“都一样，现在女朋友与老婆有什么区别，还不是天天睡在一起。”老板娘

不以为然地说道。

明花生气了，把衣服一脱头也不回地走了。

余志远跟了出来：“人家怎么说是人家的事，你生什么气。那衣服你穿起真

的好看。买了算了吧！”

“要买也不到她那里买！”

 余志远跟明花进进出出大概比了十多家，发现那款衣服并不是什么独家代理，

标价是有高有低。但也相差无几。

最后到一家标价五百七十元的店里，明花出价两百元。

老板虽然不肯卖，可并没有如余志远心中所想要骂明花是去捣乱的，只说：“美

女，你也太狠了吧，我可以优惠点给你，但不可能优惠那么多啊。你看这布料，绝

对是纯棉的，一分钱一分货，如果你喜欢你就给个合适的价吧！”

明花说：“我就给这个价，你能卖现在就卖。不然等下我走了，你追我买我

都不买了。”明花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说道：“卖不卖，痛快点，我要回家了。”

老板犹豫了一下：“好吧好吧，卖给你，没赚你的钱，算是给你带一件！”

明花喜出望外，余志远马上打开钱包，明花却抢先付了钱。出了门，明花对

余志远说道：“你说在这一带只能杀一半价，你看我杀了三分之二还不是照样买到。

照这么算我已省了几十块，我要买双靴子！”

余志远看了一下时间，明花却不理他。余志远见明花不明白他的意思，便直

说道：“时间不早了吧，得抓紧点。”

“管他哩，又不要你走路。”明花心不在焉地说道。

天快黑的时候，明花终于买到了靴子，这时，明花的手机响了，是我打给她的。

我在一家卖包包的店里，看上一个包，要明花来给我参考一下。明花高兴得差点跳

起来了：“我正好想去买个包哩！”

余志远陪了一天，累得不想动了，对明花说道：“我在车上等你们，你们快点！”

我们几个回到天井寨才得知，给老响解剖尸体的专家们今天来到了天井寨。

他们一一地将老响的生活进行了分析，最后获得了巨大的发现。老响死前曾吃过一

种白色的小蘑菇。专家们沿着一条不足半米的小路，进入森林里。因树长得高大，

阳光几乎无法通过茂盛的树叶透射进来。这些小白蘑菇，成簇地生长在死去的树桩

上，就像盛开的一朵朵小白花，很柔媚可爱。专家们通过调查发现，以前猝死的几

位也曾吃过这样的小白蘑菇。专家们开始对这种小白蘑菇进行毒性测试。一开始，

专家们也不相信小白蘑菇会有毒。因为村子里许多人都吃过这样的小白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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